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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团女性知青文学的概述及其代表作

在 20世纪 50年代至 70年代间，援疆的女知青们带着建设新疆的愿望来到戈壁滩，时

代的特殊性赋予她们顽强，也给予了悲哀。当时的兵团女知青文学以小说为主，也兼有报告

文学、诗歌、散文，在小说中，以《军队的女儿》《母亲和我们》《兵团往事》等为例，讲述了女性

的顽强和伟大，她们从女性过渡到最坚强的女劳动力，高强度的劳动让她们忽略了自己的软

弱；渐渐有了家庭的她们又成为“戈壁母亲”的代表，有着传统的中国女性美，绝不向困难低

头；但向往爱情的她们，在感情面前却只能服从安排，以致产生了诸多悲剧。这些作品在内容

上，基本都带有一定的英雄主义，忽略了艰苦的经历；都受到了主流政治观念的影响，带有一

定的固定化思想模式。在描写手法上，基本尊重时间顺序，常常按事件发生的过程一步步跟

进，增强叙事效果。

（一）兵团 1950年至 1970年间女性知青文学的概述

兵团女性知青文学作为兵团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很大程度上都被新疆的建设发展

历程所影响着。新疆从 1950年起开始了屯垦戍边，为了鼓舞战士们的干劲，上级同意带有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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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因为新疆兵团特殊的屯垦戍边史，使得 20世纪 50年代至 70年

代的新疆兵团女知青文学带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兵团文学的发展比较缓慢，文献资

料也较少，文章在仅有的范围内，以兵团精神为主要线索，融入到当时的历史去研

读作品，对这一时期的兵团文学有一个深层次的梳理，同时也为后期的文学发展提

供资料的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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眷的战士可将亲属安排过来，并且解决战士们的婚配问题。于是，在 20世纪 50年代陆续从

山东和湖南应招了大批女兵，这就有了“八千湘女上天山”的动人故事。这些女兵虽然都是积

极参与，但只有部分是目标清晰，大部分因为文化程度有限，对于应招目的并非十分清楚，但

唯一能确定的是———她们都想为新中国的建设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在 50年代中后期到

60年代中期，又从上海、北京、天津等城市招来了一批女知青。除了这些知识青年，还有一批

名义上“被改造好的妓女”也被送至兵团。从男女失调的层面上讲，女性更多地被诠释为一种

坚强与柔情的化身，她们的到来一定程度上也鼓舞了士气，在文学描述中也更加的理想化。

正是这样的背景下，兵团女性文学在这一时期打下了独特的烙印。在兵团女性文学的成长

中，兵团文化也在影响着它、丰富着它，所谓的兵团文化，即：“其成员所认同的世界观、人生

观和价值观，所遵循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所体现的心理素质、理想信念和性格特征的总

和。”淤这样的文化同样也受着当时环境的影响，这三者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丰富。

（二）兵团 1950年至 1970年间的女性知青文学代表作

兵团女性知青文学初期以毛泽东的文艺思想为主要指导方向，共产主义的主流价值观

在作品中成为最不可忽视的一部分，并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发展，兵团女性文学创作也被上纲

上线，大众化、平民化的特点凸显。文学的创作一直重视意识形态，但兵团女性知青文学有着

强烈的新疆本土文学气息，作品中也多反映兵团发展的沧桑历史。同时，为了鼓舞人们的干

劲，在文学上也刻意将主观的积极思想扩大化，忽略了最初的真实思想，这也是兵团文学在

描写女性状况时的一大弊端，容易极端化。在文学期刊上，最重要的就是兵团文联创办的《绿

洲》，它记载着兵团文学的发展。在小说中，如邓普《军队的女儿》，韩天航《母亲和我们》，郭晓

力《兵团往事》，季麦林《篓拉姑娘》等，都是着重描写女性，展现女性的坚强与伟大的作品。除

此之外，不得不提的还有第一部表现战士保家卫国、保卫边疆，由著名作家黄碧野创作的《阳

光灿烂照天山》。在诗歌创作中，同样主观意识强烈，创作完成后流传到基层群众中去鼓舞干

劲，多数都是顺口溜形式。在这些诗歌中，把开垦边疆的人们作为对象，虽然没有明确的女性

描述，却也将女性涵盖到对象中。此外，因通讯、报告文学等简单易学，所以很受青睐，用垦荒

成绩的细节体现出人民的力量，并对于英雄事迹及时表彰以号召大家学习。

这期间描写女性的文学也反映了女知青们的心理变化与敏感。对于她们而言，除了来开

垦建疆，还担负了解决在疆干部的婚配问题的任务，这对一些并不清楚状况的知青来讲，敏

感的党政问题与她们的思想是相冲突的，因此她们的心灵多少也受到了伤害，这也成为女性

文学的素材。

淤 朱晓进等著《非文学的世纪———20世纪中国文学与政治文化关系史论》，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

社，2004 年，第 1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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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团女性知青文学中的主流价值观及描写表述

（一）主流政治文化对文学的影响

当时的文学作品中对于女性的描写，手法单一，有着强烈的时代印记。作品受到主流政

治文化的影响，这其中所谓的政治文化，即“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

仰和感情。这个政治文化是本民族的历史和现在社会、经济、政治活动的进程所形成。人们在

过去的经历中形成的态度类型对未来的政治行为有着重要的强制作用。政治文化影响各个

担任政治角色者的行为、他们的政治要求内容和对法律的反应。”淤而兵团作为边疆新产生和

建设的一个家园，不稳定的环境是政治文化所赋予的背景，这种主流政治观念渗透到文学创

作中，使文学情感上有一种固定式的思维。并且当时的艰苦环境需要更多的英雄主义去鼓舞

大家，如邓普《军队的女儿》中描写的主人公刘海英积极响应号召到新疆去支援边疆建设，她

救人并且病魔缠身，却从未放弃自己，优秀的价值观成为了典范来宣传。在这样的作品中，简

单朴素的语言表达了一种强烈的政治文化情感。

此外，作家自身的情感也不可忽略。在小说中，作家极力地美化女主人公，让她成为人们

心中神一样的存在，这也是作家自身情感压抑的一种释放，包含着他的政治理想和对未来美

好生活的向往，描述的虽然含蓄，却很真实。知青们想要奉献祖国，在当时知青文学的描写

中，将无私奉献的情感带入作品的创作中，起着积极的作用。同时，在兵团女知青文学中，因

为女性起着重要的意义，她们在文学中的地位就更加重要，在文学创作中也就产生了像《军

队的女儿》这样的代表作品。比起江南知青的婉约，西部的女知青更多的是坚强，哺育代代边

疆儿女，才会有“戈壁母亲”精神的产生，这也是作家情感倾诉的一个层面，表现出了对女性

的伟大的赞美。

（二）尊崇时间顺序的描写及避开苦难经历的表述

这些作品在描写上都极力地轻描淡写，把一切苦难都一带而过，用乐观积极去应对，对

于她们的知青生活也是描写很简单，基本都是讲述了自己如何积极响应号召来到新疆、建设

新疆，并且在困难中寻找自己的价值，很少有负面的情感或是描写出现。在郭晓力《兵团往

事》中，女主人公刘玉秀就是一个典型，她经历了感情的起伏变化，亲朋好友的叛离，却始终

积极地面对，用女性的坚强丰富了人物形象。但是无论作家们如何淡化苦难，我们都从中看

到了戈壁滩上女人的伟大。

淤 阿尔蒙德·鲍威尔：《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曹沛林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

第 2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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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文学都比较尊崇时间顺序，常常按事件发生的过程一步步地跟进。在叙事学中常

可分两种———外显叙述者和内隐叙述者，“外显叙述者可以是一个真实的人物，也可以是一

个从外部闯入的叙述者，而内隐叙述者则出现在所谓隐蔽或不露痕迹的叙述中。”淤知青文学

在创作中比较传统随大流，因此在叙事过程中事件的发展与时间基本保持一致，让读者形成

假象，也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好像是随着故事的发展和人物主人公一起感受同样的情

感，从而引起共鸣。在《兵团往事》中，虽然开始采用了倒叙的描写，写到主人公刘玉秀站在博

物馆前回想自己的经历，但之后的描写就进入正题，随着事件的发展而追随时间，从年轻写

到老。在外显叙事或是内隐叙事中，基本都是全知性的视角，在确定一个主人公的主线前提

下，也将描述扩散到多个人物事件中，相互交叉，为小说制造悬念。在这样固定的模式中，起

初会让人们感到厌烦，对于所读的作品会缺乏新鲜感，但反之也有好的一面，知青文学本身

就是伤痕文学的一种存在形式，固定的描写方式加深了人们对历史的认识，文学也反作用到

人们的情感中，让人们产生共鸣。

女性知青的形象分析

（一）解决驻疆部队婚配问题的特殊使命

邓普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创作了《军队的女儿》，讲述了刘海英在经历人生的磨难后依

旧保持一颗火热的生命之心，用最崇高的信仰感动和鼓励着身边的人们。这类作品是当时红

色作品中一个成功的典型，“作者邓普在创作时从宏大叙事的角度，采用了最经典的主流文

学的叙事模式，即赞扬革命英雄主义、集体主义精神，谱写了一曲牺牲自我、献身革命的理想

主义的颂歌”于。主人公刘海英满怀革命理想，在她最美丽的年纪，病魔找上了她，不断的纠缠

她，她并没有被打垮，反而在抗洪救灾的过程中奉献自己，挽救“八一棉”，为兵团抢救资源。

在她的生命中，考虑更多的是如何为人民服务，正是她这样的正面形象，英勇顽强，作为年轻

小女孩却丝毫无畏的精神和青春的特殊性，使之成了当时家喻户晓的文学名人，也为兵团招

募知青和女兵们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宣传。这样也往往让人们忽略了成长的她作为一个女人

的细腻情感和生理特性。

同时，也让人们忽略了女知青们的另一任务，除了屯垦戍边外，还肩负着解决驻疆官兵

的婚配问题。慢慢地，作家们开始弥补女性在文学中的细节描写和细腻的情感，作为生理区

别的本质、命运的转折都成为关注之外。女知青们初来乍到时，告别父母，离开自己熟悉的地

淤 谭君强：《叙事理论与审美文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 62-63页。

于 张吕：《从〈军队的女儿〉看边疆文学创作的审美追求》，《石河子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

第 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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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来到遥远的边疆，怀着一颗奉献自己的青春给祖国的热心，要做像刘海英一样的人物，她

们相信应招时在报纸上给她们的“到新疆后可以进俄文学校，可以当纺织女工，当拖拉机手”

的许诺，憧憬新疆的美丽———“大漠孤烟、长河落日，还有覆盖着白雪的天山，气势磅礴、充满

神话色彩的昆仑山，一望无际的草原，美丽富饶的绿洲”淤。当来到新疆的那一刻，现实摧垮了

她们，不仅完全相反，甚至还要剥夺她们爱情的权利。在《兵团往事》中，主人公刘玉秀来到芳

草滩后先是面临姐妹因恐惧逃跑而牺牲，后又因组织安排迫不得已嫁给不如意的团长陈万

忠，心里却一直念着自己的初恋李书文，但最终还是拗不过组织的安排，刘玉秀选择了服从，

当李书文出现在自己面前时，感情与现实让她选择了家庭，在那样的年代，女性无法选择自

己的归宿，她们来到新疆的任务似乎只有一个，任何的反抗都是无力的。虽然在女性婚姻与

爱情的选择上，小说并没有过度的描写，但也能让我们感到一丝心酸。

在生理上受到压迫后给予他们的是自尊的侵犯，受过一定程度教育的她们，满心的文学

气息，却被现实所击败，只有少数是幸运的，她们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屯垦建设中，感受成功

的喜悦，她们也靠自己的顽强完成任务，回到自己的家乡，让这段经历成为最深的回忆。

（二）从女性的生理属性过渡到坚强的女劳动力

《兵团往事》的开头，刘玉秀、徐静兰等人来到戈壁，在车上喝的水都是汽油桶运输的，那

奇怪的味道让人难以下咽，美好的憧憬在这一瞬间被毁灭，还要警惕土匪的袭击。坚强的玉

秀没有服软，带头喝了第一口水，在来到芳草滩的时候，数量不多的女人成了男人眼中的宝，

尽量为她们提供最好的条件，但姑娘们并没有接受，在田间作业不比男人差，在田间排碱，坚

硬的田地不是走不动路就是站不住脚，姑娘们想法在身上绑上木板，刘玉秀的双腿在水里泡

得糜烂，发烧晕倒田里，这种顽强的拼劲让你无法看出这是一群文弱的女子。在这样的环境

下，她们没有选择，只能忽略自己的生理特性，融入到建设中去，容不下丝毫犹豫。作家们在

对这样的女性塑造中也尽量忽视她们的生理特性，将她们描写成伟大的英雄进行宣传。

在《八千湘女上天山》中，吴梅苏为修渠道背石块，每次都背七八十公斤，因为体力不比

别人好，她甚至半夜就起床出门；李蔚华生了孩子的第二天就去劳动了。正是这样的坚持与

奉献才能给予建设更大的动力，证明女子的力量，这种牺牲有时候是家庭、自己的身体、甚至

是生命，那种一门心思劳动的黄牛精神是现在很难再看到的。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起，“对男

女平权的立法与其说是对不可剥夺的女性自然权力的维护，不如说是以此作为社会主义革

命、民族国家建设的基本手段。国家将妇女从家庭之中解放出来，为的是将妇女组织到国家

的结构之中去。走出家门的妇女是国家一个巨大的劳动力资源”淤，这在兵团的建设中就有很

淤 卢一萍：《八千湘女上天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6年，第 18、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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淤 王宇：《性别表述与现代认同》，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第 39页。

强烈的体现。许多妇女为了赶工，过度劳累而数月不来例假，有的怀着身孕还在坚持干活却

最终因劳累失去了孩子，又或是缺乏营养在生产时失去生命。比起赞美她们的牺牲奉献精

神，更多的是一种伤痛，她们作为女人的辛苦、被剥夺作为母亲的幸福的痛苦，虽然岁月磨平

了许多，但心灵的伤痛却是一直存在的。这让她们现在再回想起以前的艰辛时，更加的珍惜

现在、拥护共产党。

（三）作为母亲奉献戈壁的伟大

母亲本身就是伟大的词汇，在戈壁滩上女人像胡杨一样的坚韧与顽强。中国自古就是男

权至上，虽有母系社会的存在，人们也注重孝道的实用性，却始终会忽视女性的独立和应有

的个性。因这些女性来到兵团的任务之一就是成为妻子或是母亲，这是她们的使命，这样的

命运渐渐使得人们自然而然地认为这是一种义务，往往会忽略了她们作为一个独立的人所

能享受的平等。

她们在每天承受超出体力劳动量的同时还要兼顾家里的生活。在韩天航的小说《母亲和

我们》中，讲述了母亲伟大而又平凡的一生，从第三者的描述视觉出发，更能深刻地表达出母

亲的细腻与艰辛，展现了人性的光辉。母亲刘月季的婚姻来自于介绍包办，起初丈夫钟匡民

并不认可，在有了志同道合的爱人后毅然地抛弃了刘月季，但这样的打击并没有击垮她，她

选择带着儿子独自生活，并帮助前夫的妻子，一个人将自己的两个儿子培养成材，在团场人

最艰苦的时候奉献自己物资，为了坚守自己贞洁一生再未嫁，这样的女人让人动容，她身上

的能量传播给下一代。这样的伟大是作者将“戈壁母亲”这样的形象美好化的一种方式，是在

男性的叙事角度上所敬仰的“圣母”，这样的美德一直都体现着中国传统中的妇女贞操，她们

将现实过滤，抛开女性所拥有的思虑、隐秘，取而代之的是毫无缺憾的完美，这是一种人们心

中的理想人物。除了刘月季这样的完美形象外，《八千湘女上天山》中的周姐，也是一位兵团

母亲的形象，她美丽纯洁有抱负，战士们都喜爱她，她的存在能净化人们的心灵，但就是这样

的人物，在被迫安排嫁给一个她不爱的男人时，她的精神受到了刺激，她疯了。即便这样还是

完成了传宗接代的任务，她这样的女性比起刘月季的自愿性，更多的是一种被迫的悲哀，失

去了自我的同时，还要被沦为男人性欲发泄的工具，并成为母亲。这样的“戈壁母亲”形象因

作品的不同而有不同的表达含义。

兵团女性知青文学的发展

回顾兵团文学发展的这些年，文学创作的内容在不断的丰富，文学创作的表现形式渐渐

作为文化景观的文学生产及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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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多样化，题材和体裁也充实了不少，更多的优秀作家走在了文学创作的前沿。在兵团初建

时期，文学存在的意义除了记录历史、抒发情感，更多的是以一种定式的表达去鼓舞开拓兵

团的人们。在这样的文学描写中不可忽视的是女性的地位，这与建疆女知青的奉献密不可

分，她们从柔弱到坚强，有时甚至是要接受命运的安排。

坚强的她们也有反抗的牺牲，就像《兵团往事》中的巧妹，在看到这样的环境后后悔和恐

怖使她努力想逃离，却悲惨地死在了戈壁滩。在董立勃的《白豆》中也写到了白麦为了反抗自

己的婚姻，做出了一系列在大家看来不合乎常理的事情，最终还是以服从告终，她们没有自

己的爱情，即使有，也只能默默的放在心里。因为人们更多的精力是放在劳动上，没有时间思

考太多，在那样艰苦的环境下，坚强的女人们选择挑起家中的重担，成为最伟大的“戈壁母

亲”。

正因为这样，像《军队女儿》那样的积极向上，无私奉献的主流文学成为女性角色中的重

点，比起抱怨，女性们需要更多的是一种精神上的鼓励，让她们的坚强有充实的理由。在《母

亲和我们》中，刘月季被丈夫抛弃的情况下，依旧顽强，帮助丈夫和新的妻子克服困难，散发

人性的光辉。在那些兵团文学中，有最简单质朴的言语，但正是这样的淳朴，才让下一代兵团

人更加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收获，理解女性的伟大，将屯垦精神继续发扬下去。同时，也为兵团

文学的发展提供更丰富的素材来源，更加关注女性视角的独特性。

在新疆兵团文学中，女知青作为文学描述的一个群像占有独特的地位，在文学描述中她

们是可敬仰的对象，她们是坚强的“戈壁母亲”，她们是最美的劳动力，她们身上的特殊使命

也赋予了扎根新疆的决心和悲剧的心理。在文学创作中用定势的方式，顺应时间顺序的描

写，宣传兵团精神，弘扬兵团文化。

本文为 2014年度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普通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新疆社会经济统

计研究中心重点项目“新疆农村宣传思想文化动态调查分析研究”（项目编号：050314B05）

前期研究成果。

（艾美华，新疆财经大学新闻与传媒学院；艾维依，新疆职业大学传媒与设计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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